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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語言與文字向來是文人所關心的主體，透過文字書寫，方能傳達意旨。近年來，隨

著台灣社會多元化的發展，關於母語政策、語言規劃、語言學研究、語言教學的學術研

討會蓬勃興盛，顯現了台灣母語研究漸受重視；而第一次純粹針對台語文學研究的「台

語文學學術研討會」【1】，則遲至今年十月方於國家台灣文學館舉辦。然此次研討會的

舉辦，卻也顯示在許多先輩作家的努力之後，台語文學正式進入台灣文學的研究範疇

裏，在華文、古典漢文、日據時期文學之外，以台文書寫建構起台灣文學中另一個值得

觀察與研究的場域。 

近來文學語言的本土化逐漸為人重視，作家由在中文作品中引進台語詞彙，進一步

實驗性地將小說對白全部以台語表現，欲由此表現出小說場景的「語言真實性」。另一

方面，八○年代以降興起的台語文學運動，則是基於回歸本土與台灣意識的昇起，從而

力圖打破長年以來華文文學主導的傳統價值，開拓一條新的文學道路。可惜的是，目前

台語文學似乎仍無法有效推廣，究其原因，在於台語沒有確立的文字系統。文字乃文學

的傳播工具，如何在文學表現上將文意完整傳達給讀者是重要考量。目前台文書寫以漢

字夾雜羅馬字最多，純漢字居次，純粹羅馬字最少；若以文學型式來看，詩的創作最

多，作家如：林宗源、向陽、黃勁連、林央敏、陳明仁等人，散文居次，作家如胡民

祥、陳雷、黃勁連等，而小說的創作則以陳雷、陳明仁出版較多。台文書寫最大的問題

在於「書寫文字的標準化」，從連橫以降，許多人即不斷思索，拼湊式地追尋台灣漢字

的「正字」，但目前經考據而確立的台語正字畢竟有限，至於容易表音的「羅馬拼音」，

各方仍有爭議與改革方案，雖有許成章、王辰壬、劉辰雄、楊秀芬、楊青矗等人出版台

語詞典，作為台語文學書寫的輔助工具，但一般主流報紙雜誌尚無法接受漢、羅相雜的

台文作品，故台文書寫的傳播場域仍十分有限【2】。此一情況，自然使台語文學難以在

主流文壇彰顯，一般讀者就算有機會閱讀，乍見台文作品，基於積習已久的閱讀經驗，

對於漢、羅參雜的文字書寫方式可能一時適應困難，因此，造成目前台文書寫仍屬發展

與成長階段。 

台文書寫和台語文學的被接受度雖有待克服，但我們仍樂見各類文學蓬勃發展。一

九九五年四月前衛出版社出版了東方白的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，以類同語文

教科書的編排方式，於每篇文章後附生字表，將發音與中文意思相互對照，較易讓初接

觸台文書寫的讀者接受。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（以下簡稱《雅語雅文》），

共收錄了東方白十二篇的散文與短篇小說，皆由已出版的華文書寫的原作重新改寫為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005 年 10 月 29-30 日舉辦。 
2早在三○年代，黃石輝、郭秋生等人提倡台灣語文運動。文化協會亦曾通過蔡培火提案的「羅馬字推廣

案」，但提案歸提案，當時作家無一接受。羅馬字在民間流通僅限於基督教會，如《聖經》、字典、宣教

冊等，戰後亦有牧師書寫羅馬字的台語小說，但從未在主流社會彰顯過。見陳明仁，＜台文書寫的未來

＞，《2001 台灣文學年鑑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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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文學【3】。這種將原來華文書寫的作品重新以自己的母語思考、再現（represent）的

作法，其轉換的過程，隱含對於本土母語意識的覺醒。因此，本文嘗試以《雅語雅文》

此書為主，探討東方白由《浪淘沙》到《雅語雅文》的台文創作歷程；並將選擇《雅語

雅文》中改寫過的台文篇章與華文原作做一對照，觀察其藝術效果的表現差異。 

二、從《浪淘沙》到《雅語雅文》的台文書寫 

在《雅語雅文》開頭的＜自序－論語文＞一文裡，作者東方白提到了他對母語（台

語）書寫的看法： 

一個人會說自己族群的「母語」，實在是十分平常不足為奇的事－因為連鳥都有「鳥語」，

而獸也都有「獸語」（根據動物學家的觀察報告，任何會發聲的動物，都有牠們特殊的「語

言」）－一個人不但會「聽」「說」他的「母語」，而且會「讀」「寫」由「母語」衍生

的「母文」，那才稀奇才珍貴，人之所以異於鳥獸而自稱為「萬物之靈」，其故在此。 

「語」與「文」是一物的兩面，互相牽動，互相影響。先是由「粗語」產生了「粗文」，

以後由於文人的努力，偶得靈感，迸出美文，一點一滴，積腋成裘，使「文」的品質慢慢

提昇，才反過來影響「語」，因此原來的「粗語粗文」經歷幾世幾代才逐漸變成了「雅語

雅文」，這便是文化的演進，也是文明的象徵。【4】 

由此可知，東方白認為語文的演進是「由語生文」，經由「文人」的努力，提昇「文」

的品質後，又會影響到「語」。是以，「粗語粗文」將會演變為「雅語雅文」。東方白

又舉但丁的《神曲》、歌德的《浮士德》為例，因為這兩部巨作，使得義大利文與德文

本身更趨於成熟完美。因此，使母語累積、演進至更完美的境界是文學家的使命。基於

這樣的使命感以及對母語問題的覺醒，東方白重將過去寫作的散文以及短篇小說，改寫

為台文，企圖以文學的創作，提升台語本身的成熟度與美學，這也是《雅語雅文》書名

的意旨。 

事實上，東方白早在創作長達一百三十七萬字的大河小說《浪淘沙》時，即深思語

言表現此一問題。《浪淘沙》描寫百年來台灣三個家族的生命歷程【5】，時間從一八九

五年日軍登陸台灣到二十世紀八○年代，空間則跨越台灣、日本、中國、菲律賓、馬來

西亞、緬甸、美國、加拿大，人物對話依其身分「 原音重現」，使用的語言包括北京

話、福佬話、客家話、原住民語、日語、英語、菲律賓土話等多重語言。東方白自言，

《浪淘沙》執筆時間長達十年，加上寫作前的廣閱資料與完成後的校對修潤，前後共花

了十二年。若不是為了語言問題，這部小說五年就可完成【6】。在＜命定－《浪淘沙》

誕生的掌故＞【7】一文裡，東方白為他這樣的寫作動機作了說明： 

我以前對自己小說裡的對話並不怎麼在乎，可是一開始寫《浪淘沙》，我就對自己苛求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這些原作來自於短篇小說集《黃金夢》（台北：學生，1977）、《東方寓言》（台北，爾雅，1979）、散

文選集《父子情》（台北，前衛，1994）。 
4 見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（台北，前衛，1995），頁 3。 
5 分別為福州人、客家人、福佬人，代表了台灣族群最主要的人口。 
6 參考＜命定－《浪淘沙》誕生的掌故＞，《浪淘沙》（台北：前衛，1990 年 10 月），頁 21；以及＜《浪

淘沙》文學座談會紀要＞，《台灣文藝》123 期，1991 年 2 月，頁 17。 
7  此 文 原 為 一 九 九 ０ 年 在 康 乃 爾 大 學 「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會 」 上 的 演 講 詞 ， 後 憑 記 憶 寫 成 文 章 ，              

發表在《台灣文藝》。另《浪淘沙》（台北，前衛，1990 年 10 月）亦有收錄，頁 11-2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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來，用北京話來寫台灣人的對話已不能讓我滿足，因為那不像在寫「小說」，那根本就是

在寫「翻譯小說」！……我不能讓我們一百年前的老祖母在《浪淘沙》裡說一口流利的京

片子，那簡直是天大的諷刺與笑話！所以我從《浪淘沙》的第一頁起就讓台灣人說全套純

正的台灣話，……【8】 

同是小說家的宋澤萊盛讚東方白此一創舉，使讀者「陷在一種很溫暖的聲音幻境之

中」【9】《浪淘沙》全書三巨冊，二千餘頁，對白的部分，台語約佔三分之一。目前台

文書寫以漢字、台灣羅馬字【10】並用最為常見。在台文書寫的推敲上，東方白認為羅

馬字在拼音上固然表達容易，但台文書寫少不了漢字，漢字本就是台灣文化的生命根，

有些可以借用現成的字，有些則創造新字。東方白細細研究，共列出台語註解九十三處

（含兩處重複），也大量運用諺語、俗語，使對話活潑生動。小說的敘述主線以華文進

行，而人物對白則選擇母語表現，這種寫作方式，東方白並不是文壇的第一人，早在三

○年代，在異族統治下的台灣作家郭秋生、賴和等作家都嘗試這種實驗性的作法，且以

郭秋生的小說＜好額一時間＞【11】為例：  

阿棕從裏踉 蹌地跑回來，脫下笠子，丟下鋤頭，滿臉愉快地向妻： 

「好額一時 間ㄑ！」 

這時，妻剛掀開了桌罩，手拿著一條桌布在拭去桌上的油漬，見到丈夫那因狂喜而緊張

的臉孔，倒有點茫然了。 

「歡喜啥？拾著錢是麼。」妻開玩笑地問。 

「勿會講得ㄑ。哈哈哈！」阿棕一面扯起衣裾揩著額上的汗水，一面向桌上取了一隻碗，

跑廚下喝水去了。 

「瘋，不是掘著金，也歡喜到這款……」 

妻笑著說。……  

「天地保忠厚！咱艱艱苦苦過了這半世人，家內窮到差不多要餓死咯。總是水噴清即

飲，不貪不取，安份守己，今仔日即會……」像怕被人家窃听了似的，阿棕忽然把話停下

來。（頁 99） 

很明顯地，小說以華文為敘述情節的用詞，從「踉蹌地」、「在拭去桌上的油漬」、

「扯起衣裾」、「揩著」等詞語都可看出郭秋生在寫作上對華文用字遣詞的用心和努力，

而在人物對話上，卻是生動的台語模式。日據時期的郭秋生由此展現對文字掌握的能

力，無論是華文的敘述或台語的對白，都十分精彩。一九三○年黃石輝發表〈怎樣不提

倡鄉土文學〉、〈再談鄉土文學〉等論述後，一九三一年七月郭秋生於《台灣新聞》發

表＜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＞，從此掀起台灣話文論爭，他強調要消除文盲，必須使用言

文一致的台灣話文，理論上主張「屈文就話」，並且以身作則，創造了許多新字，大力

倡導台灣話文。今日我們見到七十多年前的日據時期台灣作家，無論在理論或創作內容

的先進，將八○年代的台語文學運動與之相比，許多碰觸的議題都相當接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見《浪淘沙》（台北，前衛），頁 20－21。 
9 見《浪淘沙》（台北，前衛），頁 20－21。 
10 羅馬字有多種拼音方案，開始時因沒有選擇，採取教會羅馬字，簡稱教羅，俗稱白話字、打馬字，現

改名台灣羅馬字，是一百多年前西方傳教士為宣教讀聖經特別設計的。 
11 郭秋生以「街頭寫真師」之筆名發表於《台灣新文學》1 卷 6 期，1936 年 7 月 7 日。見東方文化書局《新

文學雜誌叢刊》復刻本 6。 

通識中心-洪珊慧 94-265



教專研-94P-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方白的台文書寫研究 

對於企圖「重現」、「寫實」文學風貌的創作者而言，語言的真實感成為考量，於

是，以自己的母語入文，在文學作品中是種屢見的實驗。第一代遷台女作家琦君因深厚

的中國古典文學根底，文字以溫柔敦厚著稱，其入選「台灣文學經典名著」的散文集《煙

愁》中，懷想童年生活的〈曬曬暖〉一文，篇題乍看之下令人困惑，然因為琦君是浙江

永嘉瞿溪人，鄉人管「曬太陽」叫「曬曬暖」，故以此命題。另外，琦君描寫丈夫吃她

做的家鄉菜時，「無論作的像不像，他總連連點頭，以濃重的四川鄉音讚許我：『亨耗

（很好）、亨搶（很像）』，硬是要得。」【12】至於描寫童年記憶，琦君常言：「我

真『爽顯爽』」，我『爽』得都要爆裂開了！」【13】不明究裡的人，可能看傻了眼，

向來寬厚的琦君，什麼時候大用其「爽」了？原來，「爽」是家鄉話「快樂的意思」，

「爽險爽」就是「快樂的不得了」！戰後台灣作家在語言統一的政策下，著名鄉土文學

作家如王禎和、黃春明、洪醒夫等人亦將母語寫入小說的人物對話之中。例如：王禎和

的＜嫁妝一牛車＞的主角「簡先生」，以閩南語發音則用來隱喻他與女主角「阿好」在

肉體上的曖昧關係。但是，以上所提的戰後作家在小說語言的應用策略上，這種雙語交

織（即華文為主，台語為輔）的最主要立意在於凸顯小說人物的身份及其性格描寫，本

身還不完全具備台語文學的意識及概念。 

然而，以同樣的歷史眼光來看《浪淘沙》這部作品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台語文學的意

識及概念已根植其中，東方白自己即宣稱：「用北京話來寫台灣人的對話已不能讓我滿

足」、「我不能讓我們一百年前的老祖母在《浪淘沙》裡說一口流利的京片子」【14】。

近一百四十萬字的《浪淘沙》連傳統禁忌中的「二二八」事件都寫入小說，補充了台灣

人的大河小說－如鍾肇政的《台灣人三部曲》和李喬的《寒夜三部曲》－略過不提的敏

感政治事件，可見作者亟於以文學補足台灣歷史的野心。「企圖呈現歷史」和「重現台

灣根源」的大河小說《浪淘沙》，透過書寫台語對話使歷史的場景、人物、故事更加真

實地呈現；當華文書寫的小說敘述淡淡地交代人事時地物等情節推移時，台語發音的人

物對話鮮明地躍出來，頓時讓讀者跳出閱讀的時空，佇立在一幕幕彷彿真實重現的場

景，這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台語的讀者來說，更如耳親聞。然而，東方白的台語文學的

意識當不止於此，如前所述，東方白自言：「如果不是為了語言問題，這部小說五年就

可完成」【15】，東方白一方面因寫作《浪淘沙》的需要，研究台語書寫的方式，一方

面也藉研究台語書寫建立一套的台語書寫的方法論。在＜台灣語文草議＞【16】一文的

起始，東方白開門見山地說：「經過十五年的研究和實驗，關於台灣語文，我得著下面

幾點結論，特別寫出來給大家做參考。」【17】十五年的研究和心血，讓東方白具備了

寫作台語文學的功夫，開始了專以台文書寫為主體的創作階段。  

一九九一年十月，東方白首次發表台文小品＜上美的春天＞、＜學生沒嫌老＞於

《自立晚報》【18】；不到十日，又發表了台語文學＜青盲＞【19】，到了一九九五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見琦君＜媽媽的菜＞，《煙愁》（台北：爾雅出版社，2002 年 11 月新 43 印），頁 248。 
13 見琦君＜燈景舊情懷＞，《燈景舊情懷》（台北：洪範書店，1984 年 2 月），頁 14。 
14 同注 8。 
15 同注 9。 
16 收錄於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（台北，前衛，1995），頁 173-185。 
17 見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（台北，前衛，1995），頁 173。 
18 1991 年 10 月 2 日於《自立晚報》19 版副刊。 
19 1991 年 10 月 11 日於《自立晚報》19 版副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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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正式出版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一書。由《浪淘沙》到《雅語雅文》，東

方白台語文學的創作歷程，總算有了較為具體的實踐。東方白在這本台語文選的文本策

略是採用漢字台文書寫，間以羅馬拼音標出讀音，兼顧形、音、義的表達。全書的編排

方式，比照一般外國語文教科書，比如說，文章的先後秩序由短而長，使用的文字由淺

入深，考慮到讀者即使是第一次閱讀台語文學的作品，亦能進入狀況，不致因陌生的字

詞而打退堂鼓。此外，並將首度出現的「生字」列於每篇文章後的「本文生字」裡，再

注以中文解釋；遇有台語吸收外來語部份，則加以說明來源，增加語言印象，例如，

alumi   鋁（源自英語aluminum）、khi-mo（氣毛）  爽快（源自日語「氣持」）等註釋。

而全書所有注音的「生字」，皆有系統地彙集編列於書後「本書生字」，依英文字母順

序排列，方便讀者查閱。這樣的編排方式，不但使讀者易於上手，輕鬆進入台文閱讀的

領域，而且也有建立母語教育的示範作用。 

三、藝術效果表現 

以下由《雅語雅文》選出＜阿姜＞、＜奴才＞兩篇作為討論。由於這兩篇短篇小說

都是兒時記憶深刻的回想，且主要是針對人物的描寫，雖然題材性質接近，但在華文版

本與台文版本表現出來的藝術效果卻互有差異，因此，特別挑選這兩篇作為華文版本與

台文版本的對照比較。 

＜阿姜＞寫的是一個「隨嫁嫺」阿姜的故事。這位阿姜從小照顧敘事者，非常疼愛

她。但因父親生性風流，染指阿姜（事實上，身為下女，對於姑爺的命令無法抗拒），

此事被母親發現後，阿姜遭母親毒打，始作俑者的父親卻只是袖手旁觀，阿姜因此離開

家門，開始不幸的命運。後來為了生活輾轉變成「趁食查某」（妓女），敘事者因此非

常厭惡她，幾次見面都不願同阿姜說話。直到多年以後長大成人，瞭解到阿姜身為一個

下女的無奈，想要尋找阿姜，與她重聚，總是落空……。文中一段描寫阿姜對敘事者無

微不至的照顧，相當感人。 

彼陣仔我有一個外號叫做「愛哭京子」，因為我誠愛哭，阿大我一歲的叔伯大兄復特別孽

（giet），伊定定愛創治（chhong-ti）我，挑故意打我一下抑是捒（såk）我一下，嘸就

加我的俑仔物（ang-a-mng）搶走，害我罵罵嚎。阮老母驚我的哭聲去吵著阮阿姆，所以

就加我打，叫我勿會 使哭，我誠不甘願，就顛倒哭較大聲咧，這給阮老母猶復較受氣，

就加倍加我打。每回若聽見我的哭聲，在灶腳（chau-kha）跟喜玉鬥切菜的阿姜就蹌

（chong）出來，一下加我抱入去灶腳，輕輕仔加我放在菜砧邊仔的桌仔頂，順手切一塊

鹹菜堵放在我的嘴裡，加我褒（po）： 

「不通哭！不通哭！阿姜惜，阿姜惜…..啊！京子敢不是愛唱歌咧？來，來，來，唱歌給

阿姜聽！」 

我勿愛唱，孤一面咬鹹菜，一面咬鹹菜，一面繼續哭….. 

「啊！京子不愛唱歌給阿姜聽，嘸換阿姜唱歌給京子聽：『ポ，ポ，ポ；鴿，ポ，ポ

　…..』啊！下腳欲安怎唱？阿姜勿會記得 Y，京子猶會記得勿會？來，來，來，緊來教

阿姜好否？」 

所以我就教阿姜唱下腳彼句，續落去阿姜就跟我鬥陣將歸塊歌唱完，唱完一塊歌復唱另

外一塊歌，唱哦，唱哦，唱沒一點仔久就加阮老母打我的代誌勿會記得了了 Y。（頁 89
－90） 

對照著原來華文版本的描寫，這一段是： 

那時我有個綽號「愛哭靜靜」，因為我很愛哭，而大我一歲的堂哥又特別調皮，他常常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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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我，故意打我一下或推我一下，不然就把我的玩具搶走，惹得我放聲大哭。我母親因

為怕我的哭聲吵了伯母，所以就來打我，叫我不要哭，而我卻十分倔強，硬是哭得厲

害，這更惹我母親生氣，於是加倍打我。每回聽到我的哭聲，在廚房幫喜玉切菜的阿姜

便跑出來，一骨碌把我抱到廚房裡去，她輕輕地把我放在菜砧旁的桌上，隨手抓幾粒葡

萄乾或切一塊鹹菜往我嘴裡一塞，哄著我說： 

「不通哭！不通哭！阿姜惜，阿姜惜惜…..啊！靜靜敢不是愛唱歌？來，來，來，唱歌給

阿姜聽！」 

我不肯唱，只一邊咬著鹹菜，一邊還繼續地抽泣….. 

「啊！靜靜不愛唱歌給阿姜聽，那麼，阿姜唱歌給靜靜聽：『ポ，ポ，ポ；鴿子ポ，

ポ…..』啊！下面怎麼唱呢？阿姜忘記了，阿姜忘記了，靜靜還記得嗎？來，來，來，快

來教阿姜好不好？」 

於是我就教了阿姜下一句，接著阿姜就同我一起把整支歌唱完，唱完了一支歌又唱另一

支歌，唱著，唱著，一會兒便把母親打我的事忘記了。（頁 134－135）【20】 

將這兩段相互比較，大概有幾點不同。第一，華文的書寫顯然較為平板生硬，阿姜的對

白，在原作就設計以台語發音，但並不成熟，相形之下，台文版無論在對話或敘述上都

保持一貫的流暢。二，台文版在遣詞用字上，較為傳神貼切，容易勾起讀者共同的生活

記憶，例如，「大我一歲的叔伯大兄復特別孽（giet）」；「伊定定愛創治（chhong-ti）
我」，台文的形容詞與動詞生動地表達了台語的日常生活用語，是使用華語所不能展現

的。而且，台文版的敘述更加貼近生活，字裡行間，我們彷彿見到阿姜那種溫柔哄騙小

孩的好性情，正如我們印象中熟悉的典型台灣農村婦女的個性那般淳樸良善。三，故事

發生時間橫跨光復前後，台文版敘事者名字改為「京子」，比原來版本中的「靜靜」更

加真實，符合小說的敘述時空背景。 

由於＜阿姜＞這篇小說以真實事件作為基礎，故事地點又發生在台灣本土，故以母

語娓娓道來，不但情感真實而自然地流露，彷彿鄰家長輩述說的一則故事。改寫過的台

文版＜阿姜＞不矯揉造作，其藝術表現真實自然，更容易引發人類普遍的「感動」之情。 

同樣是摹寫人物形象的＜奴才＞，其華文與台文版本的情況又不同於＜阿姜＞。為

方便討論，先簡述小說內容。＜奴才＞描寫一個退休的山東老兵，在台灣南部小學當校

工，與校長一家人相處的過程。由於以往來校任職的「唐山人」若非霸道不講理，就是

根本不稱職，給校長帶來莫大的困擾，所以這次教育局再度派來一個「唐山人」，校長

全家都懷著不安的心情等待著。沒想到新報到的「唐山人」阿富，非常謙恭客氣，是位

操著濃重的山東鄉音、駝背屈膝的老人家。他執拗著堅稱校長為「老爺」，校長的兒子

是「大少爺」、「二少爺」，校長的女兒是「大姑奶奶」、「二姑奶奶」。並自認為奴

才，低於校長一家人。原來「阿富」在家鄉當差，猶如是老爺的奴才，後來被拉去當兵

時侍候長官也要恪守絕對服從，「主奴關係」的觀念根植於阿富心中，校長全家始終將

阿富視作家中一份子，但他總認為自己矮人一截。阿富臨終時將平日省吃儉用存下的金

子託付給校長的二兒子，要他代尋以前家鄉的老爺，並用這些金塊替他贖身，以免生生

世世都淪為「奴才」；但在名字不詳、下落不明的情況下，老爺人在何方？無論二兒子

如何勸阻，阿富則堅稱不贖身就無法解除奴才的命運，下輩子還得繼續當奴才。最後二

兒子在阿富過世後，以他之名將金子捐給養老院，並由衷地認為阿富終於真正「自由」

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依《東方白集》（台北：前衛，1993.12）之頁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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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似乎有意點出軍隊中某些做法的荒謬性，例如，因為目不識丁，阿富被人剝奪

了本名，而由軍方臨時起名為「王克強」；入伍時因為年紀過大，硬被少報十歲，所以

按一般規定滿六十歲退役時，阿富其實已是七十歲的老人了。在軍中二十年，卻連一次

仗都沒打過，只在軍隊裡做些給連裏燒飯，給連長打水的雜務，戰爭結束後，還要給連

長太太抱小孩兼買菜……。＜奴才＞藉著刻畫「阿富」謙卑畏縮的形象，訴說著山東老

兵的淒涼身世。一九七九年這篇小說投稿《民眾日報》時，主編鍾肇政曾有所顧忌，台

灣戒嚴時期，官方向來宣傳軍人負有「光復大陸」的神聖使命，退役後則是「榮民」身

分，而東方白將其描寫為「奴才」，似乎有負面意味。【21】事實上，＜奴才＞藉由「阿

富」這個人物，刻劃退伍老兵深刻的生命圖像與其淒涼身世，充分表現了東方白的人道

精神。 

＜奴才＞華文原作與台文版的對照之下，首先會發現，原作的第四段在台文裡完全

刪除，刪去的文字如下： 

你們大概都聽過巴伏洛夫（Pavlov）的「條件反射」吧？巴伏洛夫就因為發現了

這個生理現象而獲得了諾貝爾醫學獎金。他的學說主要是說只要一再重複地訓

練，一種人為的刺激最後就能代替自然的刺激而導致生理的反應。他用狗來做實

驗，每回拿食物給狗吃之前，就搖一回鈴，這樣一再重複地訓練，最後只要一聽

鈴聲，即使不見食物，也是口水直流了。這作用便是所謂「條件反射」，不但我

們日常習慣是一種簡單的「條件反射」，甚至於我們高度的精神活動也是一種連

鎖性的「條件反射」。我現在要說的這個可愛的『奴才』便是這種「條件反射」

的例證，說得更正確一點，是這種「條件反射」的犧牲品。（頁 112）【22】 

可能因為這段文字涉及學理的敘述，台語較難將其理路表現清晰，於是東方白再度改寫

時，決定抽離這段「寓意性」的文字，而將台文版的作品變成單純由敘事者說出來的一

個「故事」。於是短篇小說＜奴才＞，由原作藉著阿富自認為奴才的人物性格來隱射「人」

受到「條件反射」的悲哀，到了台文版，因為抽掉了這段象徵性的敘述，阿富的悲劇就

彷彿只是家鄉小人物傷感的故事，屬於個人情感，而不能進一步引發讀者對「奴才」那

種卑微生命的普遍性進一步思索。再者，台文版的＜奴才＞出現一般台文創作者常犯的

語文毛病，冗詞贅字及套用「華語詞」，以致讀起來不像流暢優美的台語文，這種現象

的主要原因，在於作家長期處在台語被邊緣化的年代，較擅長於日常生活詞語，傳統舊

台語大量流失，易停留在口語的書寫階段，所以遇到敘述性的文字語法時，容易產生嚴

重口語化的問題。例如描述校長對於「唐山人」的不良印象，即可看出這種現象： 

兩年了後，教育局又復派一個「唐山人」來學校作校醫，後來才發現是「蒙古醫

生」，不但對醫學一字不言八一劃，復偷賣醫務室的真多藥品，這當然給阮老爸

復較火火着（toh）【23】。 

同樣是對人物的摹寫追憶，台語版所塑造的＜阿姜＞，相形之下，比台語版的＜奴

才＞更加成功。最主要的原因，＜阿姜＞基於真實情感的湧現，描寫一個下女與敘事者

之間的情誼與誤會，而焦點在於阿姜這個人物的性格、生活及與敘事者互動的情景，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這段往事見鍾肇政，〈滾滾大河天上來－序東方白《浪淘沙》〉，《浪淘沙》，台北：前衛，1991 年，

頁 31。 
22 依《東方白集》（台北：前衛，1993.12）之頁數。 
23見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（台北，前衛，1995），頁 1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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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傳達出對阿姜的思念之情。而這篇小說的確帶給我們溫暖和感動，尤以台文表

現，情感格外真實自然。＜阿姜＞因台文的口語化而具人情之美。相對地，＜奴才＞光

從題目而言，就知道它不只是描寫阿富這個人物，而是藉著這樣人物，對人類社會有

「奴才」這種受制於人的體制發出不平之鳴。然而，東方白以類似寫作＜阿姜＞的手法

與語言形式來寫作＜奴才＞，把＜奴才＞華文原作中文字表現的力道與階級控訴的力度

抹煞不少。當一篇作品有另種發言位置，就應該好好把想要表達出來的精神完整的呈

現。台語書寫不是沒有力道與說理的文字，只是當有另一種述說的方式。溫馨感人的作

品歸溫馨，隱含寓意思想的作品又有它著重的焦點，作品應先分清楚想要傳達的風格才

是，原作華文版的＜奴才＞是篇佳作，可惜改動之後，台文版表現出來的藝術效果便稍

微減弱幾分。 

四、結語 

《雅語雅文》附錄了東方白〈台灣語文草議〉一文，是東方白自《浪淘沙》到《雅

語雅文》十五年來對於台灣語文的研究所提出的看法。他將台語聲調歸類為「道、刀、

島、倒、桌、逃」六聲用來對照「京語五聲」，並對現行的教會羅馬拼音提出修正。至

於在台文的用字跟創字方面，則提出優美性（Beauty）、簡單性（Simplicity）、邏輯性

（Logicalness）、可解性（Intelligibility）、一致性（Consistency）等五項條件，認為愈

能符合這五項條件的台文愈有可能繼續流傳下去。在此亦可見作家在創作之時對於「文

字」這個表意工具所做的苦功與用心。 

不過，對照於東方白在《浪淘沙》所做的宣示：「用北京話來寫台灣人的對話根本

就是在寫翻譯小說！」而《雅語雅文－東方白台語文選》將華文原作重新改寫為台文作

品，其轉換過程是否也是一種「翻譯小說」？觀察從《浪淘沙》到《雅語雅文》的台文

書寫歷程，不禁令人思索從日據時期末期到五○年代「跨語作家」當時所面臨語言轉換的

問題，或者，原住民作家拓拔斯‧塔瑪匹瑪進行文本創作時，得先在腦中將原住民語轉

譯成華文的現象【24】，以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來看，台灣新文學一直處於殖民、再殖

民與後殖民階段，這也正是為何台語文學運動興起，喚醒母語意識的主因。 

整體而言，以東方白目前的台文書寫來看，顯然較擅長處理「人物對白」的部份，

至於在行文敘述方面，尚有發揮空間。畢竟，在「人物對白」採母語表現的方式，東方

白早已行之有年，在作品應用上亦趨成熟（大河小說《浪淘沙》、自傳文學《真與美》

皆有之）。從《浪淘沙》到《雅語雅文》，可說是東方白從思考到嘗試創作台文書寫的

實踐。於文本中完全使用台文書寫的做法，《雅語雅文》的十二個篇章還只是個開始，

作家的創作生命本來就是不斷成長的，向來寫作猶如苦行僧的東方白，《雅語雅文》之

後發表的幾個短篇，如＜古早＞、＜魂轎＞、＜髮＞，和中篇《小乖的世界》，更加熟

練地運用台語對話於篇章之中。二○○四年完成的長篇《真美的百合》，東方白自言，「決

定將它寫成一本用『台語對話』做『骨』、以『台土風情』為『肉』、『純番薯』與『真

正港』的台灣長篇小說」【25】，完全以流暢的台文書寫創作。東方白如是，更多的作

家也是如此，台文書寫在可見的時日裏，或將更為成熟，開創台灣文學另一多彩的扉

頁！ 

附錄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吳錦發編，《悲情的山林》，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1987 年。 
25見〈自序〉，《真美的百合》（台北，草根，2004），頁 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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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方白作品書目 

1. 《臨死的基督徒》，水牛出版社，1969 年 3 月。 
2. 《黃金夢》，學生書局，1977 年 10 月，1995 年新版，爾雅出版社。 
3. 《露意湖》，爾雅出版社，1978 年 9 月。 
4. 《東方寓言》，爾雅出版社，1979 年月。 
5. 《盤古的腳印》，爾雅出版社，1982 年 5 月。 
6. 《十三生肖》，爾雅出版社，1983 年月。 
7. 《浪淘沙》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0 年 12 月。 
8. 《夸父的腳印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0 年 12 月。 
9. 《OK 歪傳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1 年 11 月。 

10. 《台灣文學兩地書》，與鍾肇政合著，張良澤編，前衛出版社，1993 年。 
11. 《東方白集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3 年。 
12. 《父子情》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4 年。 
13. 《芋仔蕃薯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1994 年；新版收入《魂轎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2 年。 
14. 《神農的腳印》，九歌出版社，1995 年。 
15. 《雅語雅文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5 年 4 月初版。 
16. 《真與美》（一）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5 年；前衛出版社新版，2001 年。 
17. 《迷夜－美之群影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1995 年。 
18. 《真與美》（二）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6 年；前衛出版社新版，2001 年。 
19. 《真與美》（三）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7 年；前衛出版社新版，2001 年。 
20. 《真與美》（四），前衛出版社 1999 年；前衛出版社新版，2001 年。 
21. 《真與美》（五），前衛出版社，2001 年。 
22. 《真與美》（六），前衛出版社，2001 年。 
23. 《真與美》全套六冊，前衛出版社，2001 年。 
24. 《魂轎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2 年 11 月。 
25. 《小乖的世界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2 年 11 月。 
26. 《台灣文學兩地書（續）》，與鍾肇政合著，錢鴻鈞編，桃園縣文化局，2004 年。 
27. 《浪淘沙之誕生－浪淘沙創作十二年日記》，台北：前衛，2005 年 2 月。 
28. 《真美的百合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5 年 5 月。 

附錄二 

《雅語雅文》與原作篇名對照一覽表 

台文篇名 原作篇名及發表時間、地點 備註 
＜上美的春天＞《自

立晚報》1991.10.2 
＜最美的春天＞：待查，收於散文集《父子情》 散文 

＜學生沒嫌老＞ ＜學生不老＞：1971.3.19，《中央日報》 散文 
＜論姦情＞ ＜論姦情＞：待查，收於隨筆集《盤古的腳印》 散文 
＜青盲＞《自立晚

報》1991.10.11 
＜盲＞：1963.10，《青年雜誌》 散文 

＜自畫像＞ ＜自畫像＞：1980.12.28，《聯合報》 散文 
＜道＞ ＜道＞：1978.1，《聯合報》 短篇小說 
＜池＞ ＜池＞：1979.4.28，《中國時報》 短篇小說 
＜孝子＞ ＜孝子＞：1975.10，香港《七十年代》69 期 短篇小說 
＜黃金夢＞《自立晚

報》1992.1.6-7 
＜黃金夢＞：1975.10.8，《中央日報》 短篇小說 

＜阿姜＞ ＜阿姜＞：1979.6.2－3，《民眾日報》 短篇小說 
＜奴才＞ ＜奴才＞：1979.2.20－21，《民眾日報》 短篇小說 
＜父子情＞ ＜父子情＞：1978.3.12－13，《中央日報》（被更名為＜ 散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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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子情深＞） 

**台文篇目依《雅語雅文》的目錄排列 

參考書目 

一、 一般書籍 

1. 東方白，《東方寓言》，爾雅出版社，1979 年。 
2. 東方白，《浪淘沙》（上、中、下）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0 年。 
3. 東方白，《東方白集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3 年。 
4. 東方白，《父子情》，前衛出版社、美國台灣出版社，1994 年。 
5. 東方白，《雅語雅文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5 年。 
6. 東方白，《真與美》全套六冊，前衛出版社，2001 年。 
7. 東方白，《魂轎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2 年 11 月。 
8. 東方白，《小乖的世界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2 年 11 月。 
9. 東方白，《浪淘沙之誕生－浪淘沙創作十二年日記》，台北：前衛，2005 年 2 月。 

10. 東方白，《真美的百合》，草根出版公司，2005 年 5 月。 
11. 林央敏，《台語文學運動史論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6 年。 
12. 洪惟仁，《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》，前衛出版社，1992 年。 
13. 胡民祥等，《台灣製》，蕃薯詩刊，1993 年。 

二、 報紙期刊 

1. 郭秋生，＜台灣話的文字化＞，《南音》創刊號，1932 年 1 月 1 日。 
2. 郭秋生，＜新字問題＞，《南音》一卷七號，1932 年 5 月 25 日。 
3. 郭秋生，＜台灣新文學的出路＞，《先發部隊》一期，1934 年 7 月 15 日。 
4. 郭秋生，＜好額一時間＞，《台灣新文學》一卷六號，1936 年 7 月 7 日。 
5. 陳明雄，＜東方白台語文學的心路＞，《自立晚報》，1990 年 5 月 13、14 日。 
6. 鍾肇政，＜寫作即繙譯？＞，《聯合報》，1991 年 8 月 20 日。 
7. 胡民祥，＜演變中的台灣文學語言＞，《自立晚報》，19 版，1993 年 9 月 20 日。 
8. 洪惟仁，＜學術界的語言戰爭＞，《自立晚報》，19 版，1994 年 8 月 2 日。 
9. 施炳華，＜台語文學的過去、現在、未來＞，「台灣文學研討會」論文，淡水工商管理學

院、台灣文學研究室  主辦，1995 年 11 月 4、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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